
副刊 07 2024年 11月 1日
责任编辑 冯国平 编辑 魏毅欣 版式 肖琴 校对 许一川

桂湖听雨兼忆黄峨
晓曲

又到桂湖升庵亭
听雨，直听到滚滚江声
梦回中，你凌波而来
雨是那足音

走过桂园的小径
听雨，似听到凝噎花吟
琴弦里，你踏香而来
悠远了琴声

登上了云外楼顶
听雨，随目光与你转身
暮色下，你侧影而来
收藏了鸟鸣

漫步在荷塘堤埂
听雨，伴荷蓬跳跳蹦蹦
迷蒙蒙，你摇曳而来
化开了心声

美好途中
邱羽

星光在窗外私语
你在我耳边呢喃
所有欢乐尽皆远游
炎夏已去，黄花点亮金秋

屋檐迎娶了丰满
田野出嫁了稔熟
母亲的视野更加辽阔
晴蓝如水，雁翅漫过云空

这旅途让我沉入你的热烈
这歌声让我触到你的青春
家园随脚步延伸
母爱在山尖眺望
星光童声嘹亮
窗外一片葱茏

潮汕的夕阳也黏人
（外一首）

向东

潮汕的夕阳也黏人
不顾山的延绵
不顾海的辽远
她甚至不顾及怀中
那嗷嗷待哺的小镇

她非要越过窗棂
瞅一盏远道而来的香茗
她还在房中踱步
并伺机偷吻，角落里
一颗躲藏的诗心

饮马河畔的秋叶

不只是为了给新芽们让路
饮马河畔的秋叶垂垂老矣
却终不肯卸下，飞翔的梦

它们在枝头振翮
或者幡然入水中
在静谧的饮马河里
晚霞描绘着另一片天空

献给黄土地的吻
（外一首）

唐华

秋阳洒遍大地。温柔的微风
撩拨着我的心，但我不能相思
我的爱人，更不能
去领略她的温馨

我要忙着走进我的黄土地
紧紧留住这孕育来春的好机会
用祖辈亲手交给我的锄头
一锄一锄地将它捣碎、翻耕……

啊，黄土地！
你是能真正留住我的爱人

只有你才能真正使我
获得爱的温馨
让我首先献给你热吻吧
然后才献给我的情人

风声雨声

只有雨声，没有风声
风声并非随时到位
也许在暮秋时节安睡
雨声大作，响彻里巷
天气还不怎么冷
风儿没有机会

虽然它也透过窗户来到梦里
但它带有几许金子般的温润
亲近着秋后安稳踏实的睡眠
人生总在筑梦未来
但岁月很长，光阴很短
该如何努力和珍惜？
风雨兼程的岁月
每一秒都烙印在心！

雷雨（外一首）
向琳

砸！从穹顶，一记重锤
砸向大地，砸向尘世
闪电，切开宇宙的躯体
切除毒瘤和戾气。从时空腹中
取出，一个全新的夏季

砸！天河决了堤。洗去
尘世污浊，山脚淤泥
一场震撼的雷雨。不敢问心者
惊恐，哭泣。诚善良知者
心中一派静谧与欢喜

思念的人

初恋时，我去机场送行
刚登机，我的思念就出逃
和她私奔。飞机飞走好远了
它头也不回，一起飞向远方

拽不住，拉不回
把我的心拽得好痛。至今
都没治好那个伤
失去思念的人，从此不敢去机场

如今，只要飞机从天上飞过
我就会，下意识地捂住胸口
不想再
让她把心也带走了

定风波·永昌怀
升庵三首

倪宗新

其一

壮岁流滇志未终，高踪处处意
无穷。兴学传文开智路，回顾，边疆
文教渐昌隆。
不畏权力存正气，铭记，中原

文化化边风。一代宗师功绩着，倾
慕，精神长耀永传崇。

其二

太史蒙冤戍永昌，身虽受罚志
犹刚。讲学传经行万里，无悔，中原
文化播边疆。
桃李盈门才俊广，敬仰，高踪

处处美名扬。岁月悠悠功绩在，感
慨，精神不朽永流芳。

其三

壮志凌云入仕途，议言廷杖志
难舒。发配永昌心未腐，无惧，传承
文化着诗书。
滇地山川留足迹，功绩，中原

智慧此间敷。桃李满园才俊举，卓
著，英名千古后人誉。

想起老家，源于近日读到的史铁生的一
篇散文《老家》。与他一样，常常在填写“籍贯”
时，有时候写“四川都江堰”，有时候写“四川
青神”。前者是我祖辈生活的地方，后者是我
的出生地。我也学史铁生查了一下，直接在手
机上搜索“籍贯”，给我的答案是：公民出生
时，祖父的居住地（户口所在地）。那么，可以
确定，我的籍贯就在都江堰，我可以正儿八经
地说，那里是我的“老家”。

老家，是我向往的地方，特别是小时候，
因为只要回老家，就意味着在放假。老家在都
江堰中兴镇的农村，距离青城山也就五公里
的路程。清晰地记得有一年暑假，我端着一个
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前面摆放一张吃饭时用
的高板凳，那便是我写作业的地方。不用担心
会太热，院子里有好几棵树，两棵柿子树，一
棵板栗树。青涩的柿子已挂在了枝头，过上一
些时日就会变得金黄。偶尔会听见轻声爆响，
那是板栗成熟的声音。然而要想拾到板栗，不
是件容易的事。在这个季节里，调皮的哥哥弟
弟们是不会睡懒觉的，他们每天清晨脸还未
洗就在院子里捡拾板栗。趁着大人不注意，还
要对着树踹上几脚或是搬一块大石头往树干
上砸，让那已经破壳待出的栗子提前滚落下
来。偶有栗子落在屋顶上，顺着屋瓦“滴里嗒
啦”地弹跳着往下滚，男孩子们会守在下方，
目不转睛地紧盯着它下落的方向，谁接到了
就像是中了大奖一般。在树下，唯一要担心
的，就是“洋辣子”，又称“八角羊”。这是一种
集毛毛虫和猪儿虫的特点于一身的虫，黄绿
色的身材略显肥大，前后各长了四个毛角，喜
欢吃柿子树的叶子。一旦遇上叶子承受不住
它的重量，它便会与叶子一同掉落下来。一次
亲眼见到二姑的脚被它的毒角刺到，不一会
儿脚就肿得老高。

只要家中有人，老家的院门就总是开着
的。四婶从院外过，只要看见我在写作业，就

总是会大着嗓门边朝家走，边数落着她的儿
子，那个和我一般年纪的堂哥：“你看人家红
霞，晓得自己做作业，你一天到黑就只晓得粘
丁丁猫、钓螃蟹……”殊不知听见她这么一
说，我的心思也飞了。当二姑提议也去钓螃蟹
时，我心里别提多高兴了！钓螃蟹的地方离家
并不远，是一条沟渠，约三四米宽。沟坎两边
有不少螃蟹洞。要钓螃蟹得先自制钓饵。把田
里的稗子扯上一根，把多余的叶子都撕掉，只
保留顶端的穗。然后在田边地头寻找小蛤蟆，
手握住准备好的稗子，让穗在蛤蟆的眼前轻
轻晃动，在蛤蟆伸出舌头吞下穗子的时候，快
速将其往下一摔，小蛤蟆便成了钓饵。扯下长
长的麻柳树皮把一个个钓饵依次捆上，底下
再坠上一块小石头，放入沟渠里，另一头找一
块大石头压住即可。等你去捉了蝴蝶，逮了蚂
蚱回来，把树皮往上一提，就能看到一个个螃
蟹夹住钓饵被钓上来喽！一个个大钳子死死
地抓住钓饵，舍不得松开。

看到远处的袅袅炊烟时，就到了该回家
的时候。端着满盆的战利品，我开心地走在
了最前面。路过每一户人家，巴不得别人来
问一句端的什么。这一路也确实吸引了不少
人，晚上就直接到了我家。老家的土灶上铁
锅很大，接近一米的直径，晚饭就直接蒸了
一大锅的蟹。吃是次要的，我已记不得自己
到底有没有吃到，但可以肯定的是，那一天，
大家都很开心。

母亲是教师，所以暑假都是我和妈妈一
起回老家。而到了寒假，父亲会请探亲假和我
们一起回老家过年。买年货，自然是要去赶中
兴场。中兴场逢四、七、十的日子就是赶场天，
这个习俗一直持续到了现在。买春联、请门
神、祭灶神一样都不能少，我跟着去自然也会
有收获。记得小时候父母给我买的一个玩具，
我管它叫蝴蝶车。它是用木头做成蝴蝶样式，
下面有两个小轮，在地上推动时，蝴蝶的花花

翅膀就会上下扇动，栩栩如生。我可以一路推
着它从中兴场一直到家。

都江堰的冬天还是比较冷的。还记得有
一年下大雪，夜里就听见院外的竹子被雪压
得噼噼啪啪作响。早上起来，外面已经是白
茫茫一片。地里的卷心菜头顶上都“戴”着高
高的白帽子，我很兴奋，高兴地用它们的白
帽子在雪地里堆着小雪娃娃，却不知家里的
猪圈房都被雪压塌了一角，漏下来的雪又将
旁边的柴堆覆盖，家里人都在修的修，搬的
搬，自然也是顾不上只知道玩的我。等到大
家收拾得差不多了，唤我回家时才发现我衣
服脏了、手套湿透了，连袜子都是湿的，更别
提一双鞋成了什么样子。不久手脚都长了冻
疮，红肿着、痛着。四川的冬天没有供暖，也
没有大火炕，但那时候有一样取暖神器———
烘儿（烘笼），用竹子篾条编的，里面放着一
个土陶的钵钵，大多为圆形，直径大概五六
寸的样子。奶奶会把炉灶里燃着余火的桴炭
放在烘儿里面，再盖上一层灰，她系上蓝色
的大围裙，两手就放在围裙下面，提着烘儿，
以此来烤火。我的手生了冻疮后，奶奶就叫
我到她跟前，把手也伸进围裙下面取暖。手
是暖和了，可是冻疮开始又痛又痒，我使劲
地搓着。偶尔奶奶还会把洋芋、粽子等放在
里面慢慢煨。洋芋煨好后，撕开外面的皮，里
面黄黄的，冒着热气，吃上一口，特别香。可
惜现在吃不到了，只有在回忆中慢慢回味那
香甜的味道了。

如今，我记忆中的老家早就拆了，连木头
都没剩下一块。沟渠的沟坎已经用水泥抹上
了，螃蟹不见了踪影。蝴蝶车改良换代，成了
塑料的。烘儿也少见了，家家户户都烤上电暖
器。只有坐在板栗树下，依然能够听见噼啪的
爆裂声。在那树下，依然可以叩响记忆的闸
门，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小时候，那扎着小辫的
我，看着一切都是崭新的……

新都新桂湖公园，艾芜之墓前。
艾芜先生的塑像，静静地矗立

在那儿。他仿佛坐在四川那种竹子
编的大圈椅上，双手放在书桌上，抬
着头，两眼深邃地看着前方，正在思
考。他的前额，“花纤子”很高，头顶
上的头发向后梳着。他瘦削的脸颊，
粗大的鼻头，忧郁的眼神，也许他在
思考、他在忧虑，思考忧虑着一百年
前，他走过的云南那些地方老百姓
的生活状况；也许他看到了新都新
桂湖公园里，这些游玩的人们，大家
的生活如此美好，穿着都很漂亮，年
轻的姑娘们穿着白色的纱裙在他周
围的草坪上拍照；花儿盛开，草坪青
青，河水流淌，人们的生活如此美
好！

我静静地站在艾芜先生墓前，
看着艾芜先生的塑像，看着“艾芜之
墓”四个字，这是巴金先生题写的。
在塑像前面，是一个稍微倾斜的石
碑平台，下面就是艾芜墓了。石碑上
面雕刻着艾芜先生说过的一段话：
“人应该像河一样流着，流着，不住
地向前流着。像河一样歌着，笑着，
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
充满荆棘的路上……”

石碑上放着十多支白色的、黄
色的菊花，表达着人们对这位文学
大师的崇敬之情。我也双手握着刚
买来的一捧花束，举过头顶，向着艾
芜先生的塑像三鞠躬，表达我对这
位“流浪文豪”的敬意。然后，我把这
捧由三朵黄菊花，两朵白菊花，还有
翠绿的栀子花枝叶拼成的鲜花束，
恭敬地放在了艾芜先生塑像的右下
角，再退回来，默默地站立，向艾芜
先生表达着心中的敬意。

回头，我坐在艾芜先生墓前不
远处，一棵如巨伞一样的桂花树下
的石条子上，像艾芜先生一样，静静
地看着周围的一切……

闭上眼睛，眼前出现了一位面
容清瘦的长衫青年，脚下穿着偏耳
子草鞋，胸前用麻绳吊着一个墨水
瓶，他左手拿着一摞皱巴巴的毛边
纸，右手拿着一支毛笔，边走边看着
周围的群山、峡谷，山间的马帮，破
烂的茅草屋，还有穿着破烂的各色
人等。然后走一段，他又停下来，用
笔记录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想，接
着再起身，继续沿着山间崎岖的小
路，向南行进……

这就是一代“流浪文豪”艾芜，
留在我心灵深处的形象记忆。

睁开眼睛，下午的阳光，正从饮
马河对面的楼顶上照下来，从饮马
河边高大的水冬瓜树嫩绿的叶子间
照射下来，照在“艾芜之墓”前平坦
的地面上，投下了一些斑驳的树影。
老人、小孩，还有推着婴儿车的人
们，从面前平坦的道路上，走过去，
走过来。有一家人推着婴儿车，在艾

芜之墓前的另一棵桂花树下停下
来，年轻的父亲一只手推着婴儿车，
一只手拿着手机在看。几个月大的
婴儿刚能够站立，母亲和外祖母蹲
下来，扶着他的一只手，正在教小小
的婴儿蹒跚学步。金色的阳光从树
叶间照射下来，给这一家人的身上
笼罩上了一层金光，使旁边桂花树
的叶子也变得明亮起来。

这是一片光明的世界，这是一
个幸福的下午，多么美丽的画面，多
么幸福的人们！

这不正是艾芜先生当年为之奋
斗和追求的美好生活吗？

再回头看看艾芜先生雕像上那
忧郁的眼神，也许他在思考，今天的
新都，变化这么大，那么，一百年前
他走过的那些地方，当地的老百姓
现在的生活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其实我们都知道，这一百年间，
特别是最近这四十多年来，中国大
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样
的场景，这样的生活，这样美丽的画
面，我们应该怎样像艾芜先生那样，
用手中的笔，把它记下来，把它告诉
别人呢？

作为艾芜先生的家乡新都的
一个文学爱好者，我也曾被艾芜先
生所描写的云南边陲地方的风土
人情所吸引，被他描写的一百年前
的云南人民的善良所感动。我也曾
到过大理、宝山、腾冲，到过中缅边
境，去游览过，去看过。我把自己所
见所闻的这些地方的现实状况记
下来，写成了一篇一篇的“行走文
学”的散文，发在朋友圈，发在文学
平台上，发在报刊上，让大家看一
看今天云南人民的新生活、新气
象、新面貌。
十多年来，我写的“行走文学”

的作品有几百篇。成都市作家协会
的文学公众平台还给我发表了 120
多篇。在朋友圈里，大家都尊称我为
“行走文学”的践行者。

回想这些文学成就的取得，都
是在艾芜先生的影响下，边行走边
记录，从而成就了自己的文学梦想，
记录下了自己行走的人生体验。

今天，我静静地坐在艾芜先生
墓前草坪上的一个石头上，看着来
来往往的行人，老人、年轻人、小孩
子。时不时有人在“艾芜之墓”前走
过，他们会向艾芜先生行注目礼；也
有人走近，在他的墓前静静地伫立
一会儿，阅读着石碑上的那一段话，
再看一看旁边介绍艾芜先生的说明
文字，然后默默地看着艾芜先生的
塑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

艾芜先生，您的高尚人格品质，
您的精神，也正像您面前的这条饮马
河一样，流着，流着，不停地流着……
我们作为一位文学爱好者，也

应该“像艾芜那样行走”……

夜里下着雨，生意有些冷清，老黄坐在面馆
门口发呆。

已是深秋时节，夜里也只是微凉，即便是从
北方吹来的风，也只能感觉到些许寒意。连续几
天的牛毛细雨，把老黄的心情淋得湿漉漉的。绵
延不停的雨丝落在灯光里变成了白色，密密麻
麻得像一幅流动的光帘在夜风里飘摇。随着夜
色变深，路上已没有行人，世界变得异常安静，只
有路面东一塌西一塌的积水，映着寂寥的灯光，
闪烁着几许微弱的生气。一片黄叶飘落在餐桌
上，残缺的叶片边缘已变成褐色，镂空的叶脉干
枯而纤弱，这才是深秋该有的印记。老黄把叶片
捡起来，对着灯光，叶片上密密麻麻的细孔将灯
光分解成无数个细小的光晕，老黄的眼里，便有
了一个热闹的光的世界。

老黄正打算收档，却看见一个人影在夜色
里匆匆忙忙地走了过来，他一只手遮着雨水，一
只手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在靠门口一张餐桌
旁坐下，对老黄说：“老板，煮两碗面，每碗加个
煎蛋，再帮我切一盘卤菜，谢谢。”说完，便打开
笔记本电脑忙了起来。客人约莫三十五六岁，穿
一套黑色西装，白色衬衣，系一条蓝色条纹领
带，胸口别一块胸牌，应该是附近公司的管理人
员，怕是加班晚了，来吃宵夜。老黄示意他擦把
脸上的雨水，他不好意思地笑笑，在桌上抽了一
张纸巾，边擦边说：“不好意思，这么晚了，不耽
误你吧。”老黄慌忙摆摆手，说：“不耽误不耽误，
你忙，我先给你煮面去。”

老黄把卤肉和两碗煎蛋面端上桌的时候，
客人的电话响了起来，客人将电话放在桌上，打
开免提，一边敲着电脑键盘，一边说着电话。电
话里有人问客人方案完成没有，客人说今晚一
定完成，让领导放心。老黄等客人挂了电话，将
一碗面推到他面前，说：“先吃吧，吃完再干。”客

人盯着电脑，头也不抬，说：“不急，马上就好，弄
好再吃。”老黄指一指另外一碗面，说：“你朋友
还没到，催一催，一会儿面条坨了。”“没别人，就
我一个人。”客人说。“哦。”老黄不再说话，在另
一张桌旁坐下，看着客人忙碌的样子，老黄有些
想儿子了。

老黄的儿子也是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工
作的地方离家并不远，每到周末老黄就盼儿子
回家，可儿子老说忙，回不了。有时候回来一趟，
也就吃一顿饭，又匆匆忙忙地走了，这让老黄很
不爽。眼前的客人是不是也跟儿子一样，每天也
为工作所忙，家人是不是也盼着他经常回家？
“唉———”老黄想到这些，不禁叹了口气。客人听
见老黄叹息，抬起头，眼里有深深的歉意，说：
“老板，不好意思，耽误你了，马上就好。”老黄忙
说：“不着急不着急，你还是先吃面吧，面都坨
了。”“谢谢，还是弄好再吃。”客人说完，继续埋
头忙碌。

凌晨一点的时候，客人终于忙完了，可碗里
的面条已经坨得无法吃了。老黄执意重新给客
人煮了两碗，客人一边吃，一边与老黄聊家常。

客人说，他煮两碗面，一碗他吃，一碗是给
母亲的。今天是他的生日，也是母亲的生日。以

前母亲在世的时候，每年今天，母亲都会煮两
碗长寿面，娘俩一起过生日。那时吃着母亲煮
的鸡蛋面，感觉特别特别的香，特别温暖。母亲
已经去世好多年了，为供他上大学，母亲生前
不仅要操持家里农活，农闲时，还随父亲到城
里的建筑工地上打工。后来父亲在一次车祸中
去世，就剩母亲一人扛起整个家庭。大学毕业
后，他留在城里工作，因为忙，很少回家。每次
与母亲通电话，母亲都说一切都好，叫她不要
挂念，安心工作。在参加工作的第三年，一次出
差回来，收到母亲病危的通知，等他赶回家的
时候，母亲已经去世了，连最后一面都没见上。
其实，母亲早几年就得了胃癌，只是一直瞒着
他。他很后悔，这些年就没有好好陪过母亲一
天，没有好好照顾过她一次。现在，他已是两个
孩子的父亲了，很想多一些时间陪陪家人，可
生活容不得他怠慢。客人说到这里，看着老黄，
眼里满是悲戚，哽咽着说：“我现在特别想念我
的母亲———很想很想……”

客人走后，老黄的心突然空得难受，他想给
儿子打个电话，摸出手机，犹豫半晌，终究没有
拨出去，儿子应该睡了吧？不会在加班吧？

收档的时候，外边的雨下得更大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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